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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领 刚 与 教 会 大 学

鲁 娜

上海大学 文学院
,

上海 以 ”

摘 要 顾顿刚先生曹先后在燕京和齐香两个教会大学任教十多年
,

这是他学术生涯 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

当初
,

顾顿刚为 了发展学术不得 已而选择了研究条件校好的教会大学
,

但他的学术思想又与教会大学的学术取

向发生 了矛质
,

最终不得不 离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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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领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
,

也是与教会大学结缘较深的一位学者
。

但在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中
,

几乎还没有人专门讨论过象顾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与教会大学的关系
。

在学者与学校可以互相选择的时

代
,

这种关系无疑反映出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教会大学的看法
。

本文拟探讨顾领刚与教会大学的关系
,

并希

望通过考察顾领刚在教会大学的经历
,

来了解非教会背景的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大学的文化心态
。

顾领刚以前与教会大学没有一点渊源
。

年 岁的顾领刚毕业于北京大学
,

不久即在北大研究

所国学所任助教
,

并参与编辑当时很有影响的《国学季刊 》
。

在北大的几年中
,

一方面
,

北方政局动荡
,

北

洋政府财政拮据
,

屡屡拖欠北大教员的薪水
,

使得顾在经济上非常窘迫
,

债台高筑
。

另一方面
,

北大教师中

留英美派与留法 日派门户之见极深
。

顾领刚既从胡适受学
,

又在沈兼士手下任职
,

而这两人恰是两派的中

坚
,

顾在其中处境很难
。

所以
,

年夏
,

顾不得不忍痛离开北大
,

到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任研究教授
。

不过
,

他在厦门呆的时间也不长
。

一则因为他与当时也在厦大的鲁迅关系非常紧张 二则顾认为
“

厦门本

没有文化的根底
” ,

学术气氛太差
,

一直想走
。

正巧
,

年 月
,

厦大风潮迭起
,

国学研究院停办
。

此时

刚由广东大学改建的广州 中山大学来信相邀
,

于是
,

顾就到了中山大学
,

任历史系主任
,

兼图书馆中文旧书

整理部主任
,

后又参与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

顾领刚在中山大学期间十分忙碌
,

为应付课程和各种事务终 日无暇
。

他在 年 月 日致周予同

的信中说
“

自到粤以来
,

教了三种功课
,

兼了三个主任
,

办了两种刊物
,

理了十间屋子的书
,

惫矣
,

惫矣
,

即

一刻之闲亦不可得矣
” “

弟研究之念
,

无刻忘之
,

而竟不能
,

故甚思北归
。 ” 〔’〕 一 ‘

行政事务繁复
,

再加

上人事关系复杂
,

中大的教授有很多是从北大来的
,

原有的矛盾又在中大延续下来
,

也使顾耗费了不少精

力
。

因此
,

顾非常向往摆脱繁杂的事务和人事纠纷
,

找个清净的地方做学问
。

他打算在与中大所签一年之

约期满之后就离开广州
,

回北京去
。

恰好在 年春
,

燕京大学再次来聘书 年初
,

顾在厦大时曾收

到过燕京的聘书
。

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即将成立
,

燕京可获得大笔研究经费
,

希望顾能到燕京做研究
。

这

正与顾思返北京的愿望一拍即合
,

于是顾就答应了燕京大学
。

因中山大学校长朱家弊和中大学生极力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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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

顾只得应承在广州再留半年
。

年 月顾正式到燕京大学就职
。

对于燕京大学来说
,

请到顾领刚
,

这是它网络国内名流来振兴

燕京学术的举措之一
。

当时燕京大学在司徒雷登的主持下
,

一改教会大学以前封闭的用人政策
,

积极地向

教会大学以外延聘人才
。

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
,

也使得燕京获得了足够的经费广事延揽
。

在顾领刚到任

时
,

陈垣
、

容庚
、

郭绍虞和冯友兰等都已在燕京国学所供事
。

对于顾领刚来说
,

到燕京来主要是看中了这里

做学问的环境好
,

而不是选择基督教大学
。

从 年离京到 年回来
,

三年奔波 自感学问上无上进
,

现在回到北京
,

他觉得似乎
“

失去三年的灵魂到这时又找着了
” 。

他在致中山大学文史两系同学的信中

说
“

这个学校固然是教会立的
,

但因设在北平
,

吸着文化中心的空气
,

故思想比较 自由
。

他们与哈佛大学

合办的国学研究所
,

经费更为稳固
。

又有前辈先生主持
,

用不着我去负担事务的责任
。 ” 〔’〕川 他在给中山

大学的前负责人戴季陶
、

朱家哗的信中解释说
“

在薪金上
,

在地位上
,

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为低
,

但是

我本不计较这些
,

我所计较者只在生活上安定与学问进步
。

燕大既在北平乡间
,

甚为僻静
,

又一星期只有

三小时功课
,

不担任事务
,

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计划
,

将应读的书读着
,

应研究的问题研究着
。

我无所

爱于燕京大学
,

我所爱的是 自己的学业
。 ” 〔‘ 〕 川 这些话明确表明了顾选择燕京的 目的

。

顾领刚在燕大期间
,

北大曾几次来人邀请他回去
。

年 月
,

北京大学校长陈大齐及史学系代表

来邀请顾回北大任教
,

被婉词拒之
。

多年以后他还在 日记中补记
“

予以北大党派太多
,

攻汗太甚
,

婉辞拒

之
,

心中痛苦可知矣
。 ” 〔 〕‘代 一个月以后

,

北大史学系再次邀请
,

顾答应只尽义务
,

不支薪
,

不上课堂
,

不算

北大教员
。

年初
,

蒋梦鳞任北大校长
,

聘胡适任文学院院长
,

他们都希望顾能回北大任史学系主任
。

顾在当日日记中写道
“

今 日孟真与适之先生均劝予改就北大专任教授
,

月薪 元
,

课六小时
。

此事与

予迎养父母极有利
。

以父母来平
,

予家至少须用三百余元一月
,

非现在经济状况可任也
。

他们要我做史学

系主任
,

则力辞之
。

不但主任不做
,

即其它事务亦一概谢绝
。

总之
,

必与燕大过 同样之生活
,

然后可

就
。 ”

川‘代 北大校长蒋梦鳞答应了顾的请求
。

但燕大方面留顾的决心也很大
。

司徒雷登不仅当即同意给

顾加薪
,

而且还专门拨付一笔津贴供顾迎养双亲
。

此外
,

最让顾动心的是燕京的感情留人
。

特别是燕京历

史系主任洪业以诚相待
,

使顾
“

感激泪下
,

因作书报之
。 ”

他说
“

史学系中
,

以您的关系为最深
,

照 了一班人

的通例
,

您大有对我侧 目而视的资格
,

但是您毫无这种意思
,

依然容许他们 学生 接近我
。

这足以证明您

只有事业心而无嫉妒
』

自
,

您是要 自己做事而又要他人做事的
,

不是 自己不肯做事而不要他人做事的
。

这就

和我的宿志起了共鸣了 我不能得之于十余年的老友
,

而竟能得之于初识的您
,

岂不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呵
” ’ 刚 ,

一方面是燕大盛情难却
,

一方面又顾虑到北大会受人攻击
,

权衡之下最终还是选择留在燕大
。

顾在 年 月 日致胡适的信中说
“

北大与燕大之取舍
,

真成了难题目
。

此间许多人不放走
,

当局且

许我奉养老亲
,

住人城内
,

为我 自己学问计
,

确是燕大比北大为好
。

,, ‘

燕京确实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

施耐德说
“

在燕京的学者生活是顾早 已追求的理想之实现
。

燕大有

学术 自由
,

并按时领到薪水
。

顾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功课和开展出版事业
。 ”

, 他把十年来蓄在心里的问

题
,

看在眼里的材料
,

系统地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

大批成果源源不断地问世
,

仅一年里就做了数十万字的论

文
。

顾在 年出了 古史辩 》第一册
,

由于生活飘泊
,

第二册迟迟不能着手
。

但到燕京的第一年《古史

辩 》第二册就出版了
。

到抗战之前
,

《古史辩 》一直编到了第六册 其中有两册是他支持罗根泽编的
。

顾

在燕大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

就是出版《禹贡 》半月刊
。

这是顾在燕京
、

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

史 》催生出来的一项成果
。

这份杂志从 年创刊
,

直到抗战被迫停刊
,

一共出了 期
。

同时
,

顾领刚还

和刊物编辑同仁发起成立
“

禹贡学会
” 。

年
,

禹贡学会在燕京召开成立大会
,

会员有 多人
。

这份

刊物和这个学会联络了一大批学者
,

培养了一大批学生
,

由此打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
。

应该说
,

顾领刚对在燕京大学的生活是比较满意的
。

但如果说顾领刚对燕京完全没有意见
,

也不尽

然
。

年 月北平研究院史学组聘顾为组长
,

顾在给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长李书华的几封信中谈到了自

己对燕京的看法
“

刚为个人研究计
,

燕京之环境已极好
。

惟为提拔人才
,

奖掖后进
,

倡导文化计
,

则燕京

殊无发展之可能
。 ” 〕 “

在燕大办事
,

⋯不但我等无权
,

即诸西籍教员亦同样无权
,

每印一书
,

必向美国

请示
,

得其答复须越半年
,

幸而批准实行
,

又须侯下届预算之订人
。

又以窘于经费
,

致最有希望之青年
,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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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院毕 业 后 无 法 留校 任 助 教 等职
,

以 继 续其学 问 工作
。

刚 为此 辈优 秀青 年计
,

不 得 不 别 觅 出

路
。 ” 〔 〕砚 一

显然
,

在顾看来
,

燕京确实是个人搞学问的好地方
,

但不具备学术群体发展的条件
。

另外
,

对于学术研究的方向
,

顾与校方也是存有分歧的
。

他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包含着强烈的现代动机
。

这和教

会大学中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是有一段距离的
。

顾的这些在内心深处的看法
,

表明一旦有条件
,

他还是会

另找出路的
。

但总体来看
,

燕京对顾领刚的学术活动还是比较支持的
。

顾一到燕京就担任校学术会议委员
,

后又任

《燕京学报 》编委会主任
。

年燕京大学教职员委员会改选
,

顾当选为委员
。

在人事上
,

顾于 年

月推荐钱穆任燕大讲师
,

当年 月又荐昊晗任燕大图书馆中 日文编考部馆员
,

都获校方批准
。

顾 自己的

《尚书学 》研究计划
,

也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
。

顾领刚以前一直不愿担任行政职务
,

只想专心做学

问
,

这可能与他过去常受到人事纠纷困扰有关
。

但他本身是一个开学术风气的领袖人物
。

燕京几年相对

平静的生活
,

使顾改变了不任行政工作的看法
。

年 月他被燕京大学聘为历史系主任
。

顾上任伊

始
,

就修改历史系的年度预算
,

计划增聘讲师
,

增设地理课
,

增开古迹调查实习课
。

所需经费比上年度多出

五千元
,

亦获校方同意
。

顾在这一年里大展身手
,

增聘韩儒林等五人为兼职讲师
,

聘请史学界名流来燕大

讲学
。

同年顾和冯家升发起的边疆问题研究会在燕京大学召开了成立大会
。

历史系学生称
,

自顾先生主

持系务以来
, “

各方面都有新的计划与设施
,

颇有一番蓬勃的气象
。 ” “

七
·

七事变
”

爆发
,

顾因积极参与燕

大的抗 日宣传活动
,

被列在 日军要逮捕的学者之首
,

顾闻讯逃离北平结束了他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生涯
。

顾领刚离开燕京之后
,

先到了甘肃
,

后至云南
,

年 月落脚在云南大学
。

起先顾是打算在云南

大学工作一个时期的
。

此时
,

正值原在济南的教会大学 —齐鲁大学西迁人成都
。

顾在燕京的研究生张

维华原毕业于齐大
,

又回到齐大工作
,

经张介绍
,

年 月齐鲁大学校长刘书铭邀请顾到该校任国学研

究所主任
。

顾对昆明的条件本来也颇不满意
。

一则云南地处高原
,

顾容易失眠 二是感到内地迁昆明者 日

多
, “

北平文化机关几乎尽来
,

—交际既无时间
,

不与敷衍又招人白眼
,

遂致此间有北平之坏处 熟人
多

,

而无其之好处 材料多
。 ” ’〕砚叫深感昆明不是作学问的好地方

,

所以对齐大之邀慨然应允
。

年 月顾领刚到了齐鲁大学国学所
。

此次进齐大
,

他颇想大刀阔斧地施展一番
。

他一上任就一

改国学所在济南时的浓厚地域色彩
。

首先广邀国内名流来所工作
。

先请钱穆来研究所工作
,

并为齐大编

辑《齐鲁学报 》
。

又请胡福林 厚宣 来齐大讲授殷商史
,

同时做甲骨文研究
。

请吕思勉为齐大国学所购买

图书
,

出版学报
。

杨宽也曾为国学所编辑过战国史资料
。

顾还想把北大教授汤用彤请到齐大
,

不过因故未

果
。

一时齐大国学所人才济济
,

年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 人的
“

历史编撰委员会
” ,

其中有三人在齐

大国学所
。

其次
,

广邀知名学者来齐大讲学和研究
。

先后邀请了叶圣陶
、

张维思
、

吕叔湘
、

闻肴等到国学所

做学术演讲
。

同时
,

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做校外研究员
,

请他们提出研究计划
,

然后和校方签合同
,

用哈佛

燕京学社的经费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
。

此外
,

顾还十分重视学术期刊和学术组织建设
。

先后创办 了《齐

鲁学报 》
、

《齐大国学季刊 》以及《责善 》半月刊
。

年顾与史学界同人发起创办《史学季刊 》
,

倡议成立

中国史学会
。

他还联合齐鲁
、

华西
、

金陵
、

金陵女大四校共同创办中国边疆学会
,

等等
。

顾在齐大还有一事

需提及的
,

就是申请建立文科研究所
,

招收研究生
。

顾本人在燕京已经培养研究生多年
,

但齐大当时并没

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

招收研究生当然能提高学校的声望
,

所以刘校长也大力支持顾的计划
。

年

月
,

齐大向国民政府申请创办文科研究所
,

先设立历史研究部
,

正式招收研究生
。

但陈立夫主持下的教育

部不支持
,

遂使这一计划流产
。

显然
,

顾领刚在齐大与燕大时的心态和行事已大不一样了
。

如果说在燕京

顾还是以个人研究为主的话
,

那么
,

在齐大他是要实现自己的教育和研究的理念了
。

他的一些主张起初是

得到了校长的支持
。

虽然如此
,

顾还是感到一些压力
。

但真正的挫折是他和教会大学在学术方向
、

以及决定这种学术方向的权利结构方面发生 了冲撞
。

顾

领刚的目的显然是想提高齐鲁国学所的研究水平
,

多出研究成果
。

但支持齐鲁国学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
,

早已将齐鲁大学定位于非研究性大学的范围内
。

当时
,

在接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六所大学 燕京
、

金陵
、

一 一



齐鲁
、

华西
、

岭南
、

福建协和中
,

只有燕京和金陵被允许开展研究生教育及从事学术研究
。

而对于齐大
,

哈

燕社认为
,

齐大是小型的综合性大学
,

主要应发展本科教育
,

首先要充实大学普通课程
,

然后进行高级课

程
。

至于培养研究生工作应由其它大学来做
。

同时
,

哈燕社也否定了齐大要扩大研究的做法
,

并认为齐大

对哈燕社的拨款使用不当
。

年 月 日哈燕社托事会通过的齐大基金使用决议中指出 哈燕社不

同意将学社的基金用来出版和齐大无关的人的书籍
,

也不同意用基金资助初学者的研究
,

而应该用来补助

大学中有能力的学者的研究工作 齐鲁大学档案
, 一 一 。

哈燕社的批评实际上全面否定了顾领刚的计划
。

不仅如此
,

哈燕社方面对顾本人也有看法
。

如

年叶绥夫不同意顾领刚使用齐鲁哈燕社主任的名义
,

声称哈燕社只有一个
,

在美国剑桥
。

年 月

日还要求顾领刚解释在燕京时接受哈燕社资助迄今还没有完成的尚书研究项目
。

齐鲁大学档案
,

一 哈燕社与顾的分歧
,

除了对工作重点的看法外
,

还可能有学术上看法的差别
。

在迄今可 以看到的

有关顾先生的材料中
,

没有看到他对哈燕社这一系列批评的评论
,

但显然这些事情不会使他愉快
,

可能还

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
。

由于哈燕社每年拨付的款项
,

接近齐鲁大学文学院的常年经费
,

校方一直对哈燕社

惟命是从
,

顾肯定无力扭转局面
。

所以
,

他在齐大的工作也从踌躇满志到心灰意冷了
。

因此
,

年 月顾应朱家弊之邀
,

赴重庆担任有国民政府背景的《文史杂志 》副社长
,

他说
“

三十

年
,

校中有为予构蜚言者
,

予不惯与小人乘
,

乃移席重庆
。 ”

冈但仍以部分时间在齐大国学所工作
。

年

月正式辞去了齐大职务
,

主持中国历史学会的
“

中国历史研究计划
” 。

科 年齐大新校长汤吉禾再次邀

请顾到齐大国学所当主任
,

顾于当年 月到成都
。

年 月齐大闹风潮
,

汤校长下台
。

顾再次离开成

都
,

从此脱离了教会大学
。

从 年人燕京
,

到 年出齐鲁
,

期间 年
,

是顾先生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个时期
。

表面看来
,

顾人燕京是为了好做学问
,

离开燕京是由于抗战爆发
。

进齐鲁是为了发展学术
,

离开齐鲁是由于人事翅

龋
。

此外
,

是否还有别的原因呢

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开办以来
,

中国的知识界对其的认识经历了不断的变化过程
,

从反对
、

排

斥到逐步的接纳
。

至 年代中后期
,

尽管已有一批非教会出身的学者陆续到教会大学工作
,

但人们对教

会大学仍有一些看法
。

举个胡适与教会大学关系的例子
。

司徒雷登曾几次邀请胡适到燕京任教
,

胡适始

终没有接受
。

燕京曾以哈燕社的名义邀请胡适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
,

他也未去
。

胡适对教会大学一直

比较友好
,

但似乎也想保持一定的距离
。

持这种心态的并非胡适一人
。

年初
,

博晨光请冯友兰到燕

京大学任教
,

答应冯可以一半时间为哈燕社做研究
,

一半时间讲一两门课
。

年 月冯到燕京担任哲

学教授
,

并任研究所导师
。

他对能有时间做研究是满意的
,

但始终感到教会大学非
“

安身立命之地
” 。

他

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

此等研究中国文化之事
,

于中国有利无害
,

吾人做之原无不可
,

但纯在外人机关中服

务
,

区区此心
,

终觉不安
,

故私意颇愿于中国诸机关中略兼小事
,

聊 以 自慰
。 ”

教会学校的外 国背景和宗

教色彩
,

使得没有这种背景的学者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

吕思勉在 年因朱经农介绍
,

到沪江大学

教国文历史
。

他说
“

沪江风气
,

远较从前之东吴为佳
。

但予在教会学校中
,

终觉气味不甚相投
。 ” 〔 」

顾领刚进入教会大学比较晚
。

年代末 年代初
,

教会大学在教育部注册以后
,

名义上归国民政府

领导
,

教会大学的中国化和世俗化 日见明显了
,

民族主义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压力也减轻了
。

中国教育界人

士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

在教会大学的中国人
,

不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

学者和学生在接受教会大

学时
,

民族感情的障碍淡化了
,

使教会大学在 年代晚期能够吸引到一批优秀学者
。

即便如此
,

顾进燕京

还一再明确表示
,

自己的选择是爱学术而非爱于教会大学
,

在与师友的书信中多次申明不得已而为之的苦

衷
。

的确
,

一向嗜学问如命的顾领刚
,

一直渴望有个安静的环境专心治学
,

他选择燕京
、

齐鲁
,

正是为了利

用教会大学的学术条件来实现 自己的学术发展的夙愿
。

但在教会大学
,

顾的学术思想与教会大学的学术

取向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

这个冲突实际上牵涉到哈佛燕京学社对中国教会大学的方针
。

因为顾在两

所大学任职时
,

这些国学系所都在是哈燕社的指导下工作的
。

哈燕社成立伊始
,

由博晨光和洪业联名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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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了《哈燕社备忘录 》
,

提出了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
,

并强调
“

我们将避免任何新闻评论式和通俗的东

西
,

避免重复其它学者己经作过的解释性的东西
。 ”

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 档案缩微胶卷 一

第 页 这是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希望学术与社会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

以便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和科

学性
。

顾领刚继承了中国传统学者经世致用思想
,

不仅专注于学术研究
,

而且重视学术的普及
。

他认为专

门的研究是
“

史学界的基石
,

万万缺少不得
” 。

而普及即是
“

接受专家研究的成果
,

融会贯通之后
,

送往一

般人人看
。

⋯ ⋯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
,

都靠在这上
” 。 玛幼早在燕京时

,

他曾亲到黄河流域四省考

察
,

深切感受到民生疾苦
,

回来即组织通俗读物编刊社
,

积极从事民众教育
。 “

九一八事变
”

后
,

民族危机

加剧
,

顾痛感边疆问题的切要
,

于是又极关注地理沿革史的研究
,

尤其是边疆史地和民族的研究
。

抗战后

他到齐大
,

就极希望利用当时的条件致力于边区调查
。

他说
“

我国西睡交通不便
,

向少调查
,

注意之者惟

外国人
。

然外国人之认识中国
,

必不如中国人之自己认识为亲切
。

如能趁齐大西迁之际
,

任此工作
,

实可

激起世界之注意
,

使本所之地位增高
。 ” 川 曰州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

显然与教会大学期望用西方学术模式

来规范学术的要求有很大分歧
。

另一个原因
,

中国各类大学往往门户之见极深
,

非本校出身者往往不为兼容
。

顾虽然学术名气大
,

还

当过燕大历史系主任和齐大国学所主任
。

但是顾毕竟没有留学欧美的背景
,

也不是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

学者
,

他在教会大学作为教学和学术管理者
,

就很容易和这些本校的人发生冲突
。

他在齐鲁所说的为
“

小

人
”

构言
,

实际正反映了这种关系
。

此外
,

顾进教会大学是在 年
,

当时教会大学聘请他及其它学者时
,

正是其 自身人才青黄不接之

际
。

等到顾离开教会大学已是 年代中期
,

教会大学送往欧美的留学生已经渐渐回国
,

国内自己培养的

研究人才也已经成长起来了
。

对非本校的人才的需求已经不是那么迫切了
。

需求不迫切就可能在礼遇上

不会那么的优容有加
,

这可能也是导致一些非教会出身的学者离开教会大学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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